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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社会学——古代小说研究应有的学科意识 

                                                                     （代序）

文学的功能、作用早已被人们发现，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

能以及娱乐功能等。而围绕着文学的功能、作用所撰写的论文也不在少数，但

基本上众口一词地批评古代文学理论和鉴赏忽视或轻视其中最本质的功能——

审美功能，而偏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那些指责文字，虽然也不无一定的道

理，但忽略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特点。既然世界上的事物都是

互相联系的，而文学的功能涉及的诸多方面也自然都是互相联系着的，无非是

孰主孰次、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问题。而事实上，即使是文学的审美功能也

不可能真正独立、纯粹，正如德国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所说的——

“艺术是独立而不是孤立的领域”，它一定是与其他多种功能作为一体共同体

现出来。更何况文学鉴赏者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鉴赏时，往往是抛开文学本

身去谈其他问题，因为所谈本体本来就是文学，没有必要再重复论及，绝非有

忽视或轻视文学自身的审美之意。

文学审美也是具有社会性的，即使是娱乐功能，也同样具有社会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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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功能最早被认识是远在先秦时代，如人们常常所引用的孔子“兴观群怨

说”，后来又有战国时期荀子所提出的“文以明道”说，三国时期的曹丕所提

出的“文以载道”说以及唐代韩愈提出的“文以贯道”说等，它们都归于文学

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文论虽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也没有轻视文学的审

美功能，如孔子所谓“言之不文，行而未远”，曹丕的“诗赋欲丽”，以及陆

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言论，说的都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可

见，中国古代文论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从未忽视过文学的审美功

能。对此，今人廖可斌曾撰文特地强调：“虽然提倡‘文以明道’、强调文学

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传统，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没有忽视文学

的审美功能。这两种传统虽略有主次之别，但一直并行不悖，交互为用，保证

了中国古代文学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①此论颇为中肯，是为的评。

换个角度来说，任何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都要与其生活的社会以及

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发生无数的联系，因此人们的言论行动也就不可能脱离与

人们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环境。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也是如此。文学，尤其是中

国文学，不可能不讲思想、不讲教益、不讲现实功用而去侈谈所谓空中楼阁式

的审美理论，更何况我们讲论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

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民族性特征，我们不仅完全没有

必要人为地去改变这个特征，而且还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这个特征，因为这

个特征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的研究，只

有推崇和弘扬这种民族性特征，才会极大限度地开启文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包

括文学审美功能在内），才会与当今的“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旋律合拍，才能奏出嘹亮悠扬、悦耳动听的民族乐

章。

而中国古代小说作为古代文学形式之一种，它的社会功能的外延要远大于

前述“文学”的外延，因为除了上述四种功能外，古代小说还有辅政功能、补

①　廖可斌：《“文以明道”的两种语境》，《光明日报》201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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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功能、考证的学术功能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歌、散文、辞赋都无法与

小说、戏曲的社会功能相媲美，但历代的偏见却令人不可思议，比如世人把诗

文定为正宗，而视小说为“小道”。其实，小说中内含的“道”，不仅不小，

反而是多且广，随便举出一篇小说的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中国古代小说的

社会功能所涉及的交叉学科也是很多的，至少可以析出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

学、文学宗教学、文学民族学、文学教育学以及文学外交学等。而事实上，明

清时代出现的六大小说名著，皆无一不综合体现着这众多学科交叉于其中。所

以，笔者特别强调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应具有交叉学科的

“学科意识”。这样一来，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就会突破

现有的瓶颈，去拓展更加宽广的新路子，去更加纵横深入地开展古代小说的研

究。

笔者通过对明清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明清

小说里的各类人群与社会风习之关系是密切的、互动的，即人们的习惯或习气

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社会风习；而社会风习的好坏也会影响各类社会人的习惯或

习气。好的风尚习惯良性循环，沉淀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坏的风尚习气

恶性循环，呈现出民族的劣根性，形成社会恶习。从形象的角度去论人物属文

学的范畴，而从社会风尚习惯或习气的角度去论人物，或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

社会，就涉及文学与社会学的交叉，于是形成交叉学科的交叉研究，这就是笔

者所说的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文学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将这种意识用于古代小说

研究，其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它不仅可以解决一些文学本身难以解决的文学问

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学本身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故此笔者特别强调：在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要有“交叉学科”的学科意识。由于文学社会学在古代

小说研究中的交叉现象最为突出，所以说，文学社会学是古代小说研究中应该

具有的学科意识。

——秦川、王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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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清小说之文士群像与社会风习

所谓文士，泛指读书人，通称知识分子，包括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各级官

员在内。明清小说中的文士，从主流意义上说，无论是从纵向来看整个通代小

说史，还是横向来看某朝某代不同类型的小说作品，都存在着恶习与良善风习

并存的现象，且这两种绝然不同的风习皆通过这两类绝然不同的人物群像及其

行为表征反映出来。其实，除了这两类绝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之外，如果细分，

当然还存在着第三类第四类或者更多的类型，但即使是粗略地划分的话，至少

还可分出无所谓善恶或叫“不善不恶”的第三种类型。为论述方便起见，笔者

分别从善恶两类文学形象的表征入手，分析形成善恶的社会风习及其并存现象

的社会历史根源，而“不善不恶”的第三种类型的文学形象过于普遍，故此未

列入本书论述的范围。

第一节　明清小说中文士形象及其恶习之表征

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极高，为“四民”之首，被称为“士”。

国家从这头等公民的“士”中选拔优秀者出来做官，则被称为“仕”，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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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可见，“士”与“仕”的概念明显不同，但又关系密

切。读书人即知识分子在古代社会受人钦敬，而由读书做官者则令人艳羡。然

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读书而为士（知识分子），再由士而为仕（官员）

者，其情形明显不同。明清小说中的文士绝大部分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另类，

即使不走八股科举“正途”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名士”，实际上也就是明清

小说中极力批判的那些假名士，亦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另类而同样受到作者和

时人的冷嘲热讽和深刻批判。这在《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以及晚清谴责

小说里都有大量的描写，其中以《儒林外史》最为典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另类，文人恶习才在明清两朝极为风行。

《儒林外史》这书名已经告诉读者，书中大部分“读书人”不当居于儒

林正史之列，故称“外史”。换言之，书中的儒林中人大多已经远离传统知

识分子的气节、特点，自然不应归于“儒林正史”之中，只能被戏谑于“外

史”之间。因为传统的知识分子，讲求的是忠孝仁勇、礼义廉耻，注重文行

兼备，出处清明，追求的是修齐治平的社会担当；而明清八股士子和八股科举

制度影响下的假名士恰恰相反，他们追逐的是功名利禄，其行为表现则是凶狠

残忍、横征暴敛、无文无行、欺世盗名。因而明清小说之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

集中体现在其对社会人心的烛照和对社会行为的检视，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

外史·序》中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

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

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

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

以自镜。”①这里虽然说的是《儒林外史》，但其实概括了所有明清小说的形

象意义及社会功能。

①　［清］吴敬梓原著，陈美林批点：《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第1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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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鸳鸯针》到《儒林外史》：明清文人之恶习种种

明清小说中描写儒林中人的代表作是《儒林外史》，这一点在上个世纪或

当今读书人中可谓众所皆知。记得五十年前，笔者还是个小孩子，那时就知道

严监生、严贡生兄弟的趣闻，这都是从斗大字不识一个的祖母那里听来的。由

此可以想见《儒林外史》在它问世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里，一直都是家

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著。只是到了当下，虽然《儒林外史》这部经典名著在

学界仍然受到高度重视且研究不断深入，其成果也极为丰硕，但毫无讳言，其

影响的范围反而远不及上个世纪和它诞生的年代。因为如今的普通百姓恐怕多

半不知道吴敬梓是谁，《儒林外史》为何物，更不要说《鸳鸯针》了。其实，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在其问世之后所产生的那么大的影响，除了与作者丰富

的人生经历和洞察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及著述的才华经验、在其作品中所体现

出的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妙的讽刺艺术成就有关之外，也与他汲取前人同类作品

的思想艺术成就密不可分。这就不能不提到明末清初华阳散人的《鸳鸯针》

了。

笔者所选用的《鸳鸯针》，是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由李昭恂校

点的本子，书内有“独醒道人”的《鸳鸯针·序》。书中除《鸳鸯针》一卷四

回外，另含《一枕奇》第二卷四回以及《双剑雪》第一卷、第二卷，各四回，

共四卷十六回。有人认为：编者华阳散人，当为明末清初吴拱宸的别号。笔者

之所以采用李昭恂校点的四卷本《鸳鸯针》，是因为正如孙楷第先生所认定的

一样，《鸳鸯针》后三卷在内容和情节上确实与第一卷一脉相承。

《鸳鸯针》是明末清初一部重要的话本小说集，也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第一部

集中描写儒林生活的白话小说集。它早于《儒林外史》一百多年面世，成功运用

讽刺艺术集中描写儒林中人的生活，其实际的文学地位和在小说史中的地位皆不

可轻忽。但可惜的是，它面世之后传播不广，客观上降低了它在小说史乃至文学

史上理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儒林外史》实际上有没有学习借鉴其成功的艺术手

法、经验，因未做考证笔者不敢轻下断议，但《鸳鸯针》毕竟在前，吴敬梓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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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饱读诗书的文士，或多或少受到些影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从《鸳鸯针》到《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形象都是很复杂的，既有正面的

儒林中人，也有不少反面形象，而反面形象占绝大多数。即使同写科场中人，

因这两本书写作及面世的时间毕竟相隔一个世纪之久，那些不择手段、汲汲于

功名富贵的八股士子形象的具体描写，在两书中也不尽相同。我们先来看看两

书中的科场中人是怎样的形象。

《鸳鸯针》第一回中的丁全（字协公），他的欺世盗名可谓自幼始。一是

他仗着他父亲之势（其父宦途平顺、广积官资、官至工部侍郎），常到他年家

门生各处打抽丰；二是他凭着不劳而获弄来的丰厚家资吃喝嫖赌、纸醉金迷；

三是他觉得有钱有势还不够，还要弄个科名来装点门面以为长久生财之计，所

以每逢科考之年，他总是要钻头觅缝到处摸索，也常破费些资财买通关节。如

某年他父亲年侄莫推官到本府就职，他就备了厚礼、酒宴去请莫推官，之后便

弄了一个科名。丁协公与莫推官为打通关节弄一个科名着实做了回交易，请看

下文：

（丁协公——引者加）酒中附耳谈及场屋要借重的意思，那推官怎有

不乐从的。丁协公就取了大街上一所房契，价银三千两，送与莫推官，权为

质押。候榜发有名，即将银赎契。莫推官道：“既系年家，分当效力，焉敢

受谢。”丁协公道：“虽然年家弟兄，这回又是师生了，况仕途上又可相资

藉，些小微意，何足计较。”莫推官欣然领命。……到临场时，莫推官果然

首取入帘，即将字眼关节写了，弥封紧密，差的当人送与丁协公。丁协公暗

喜不迭。这莫推官又想道，老丁外面也罢了，不知他腹内文采何如，万一进

场交了白卷，或是完卷，文理不通，不好呈上大主考，叫我也难处置，却不

是丢掉那三千现物了。随即又写了一封密字，差人送来。……内云：阃外之

事，将军主之。焉服君空读父书，虎贲仍归内府也。①

①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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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谈成之后，丁全又向中介人白日鬼夸口道：“莫公祖是敝年家，你是

晓得的。他近日取入帘，临行时说，他慕我才名家世，送了一个字眼与我，叫

我场中如此如此。我又不好却他美意，你说该做不该做？”①当白日鬼恭维他

定是解元无疑、当然该做时，他马上趁机改口道：“我也晓得该做，但我平日

做文章的毛病，你也晓得的。一时题目不顺手，就有些生涩。弟心下除非文字

里边也着些水磨工夫，不负老莫刮目更妙。兄有甚妙法，请教一二。”②话锋

转到请白日鬼替他找人入场做手脚。场上的情况如何呢？下面一段对话则说得

清清楚楚：

周白日道：“这有何难，我有个表兄，姓陈字又新，他是府学老秀

才，他每科顶了誊录生名字进场。因他积年老靠，场内该誊的文字，都从

他手里分散。他一科也望这里头赚整千的银子。你有事，待我替他商量，

再没有个不着手的。”

…………

陈又新道：“……莫公祖念年谊，白地做情，小弟辈是贫士，老盟

兄须大大开手，也还是便宜的。”丁协公道：“这是自然的。”因拉了周

白日出席来商议，两下传递，从一千两讲起，煞到四百两。陈又新方才允

了。约到陈又新临点名进场时，才传授那心法，各自散了。白日鬼两边都

得了个肥头，自在的等候不题。③

可是徐鹏子哪里知道自己曾经“摩精刻髓”得花团锦簇般的七篇文章，竟

被陈又新重新誊抄后换成了丁全的名字，以致丁全高中而自己却名落孙山。后

来徐鹏子偶然看到同社朋友送来的五魁朱卷，发现丁全所作文章与自己的七篇

①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②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③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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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竟然一字不差，便决计要去查自己的落卷。但他寻来寻去，就是没有找到

自己的落卷，便当着白日鬼的面发誓要到监场面前告状，一来清清弊窦，二来

出出自己的屈气。

徐鹏子就因一时忿气，说了这两句话，其实也未必告得成。而白日鬼竟把

此话当作一件机密大事，速速报告给了丁全。丁全得知徐鹏子要告他的消息，

心里着慌，于是想起一条毒计，买通莫太爷和白日鬼，制造一宗假人命案来陷

害徐鹏子，将徐鹏子监禁起来。

从上面的情节、对话可知，那时科场是何等腐败！读书人学识品行又是何

等肤浅荒疏、卑劣龌龊！稍有一点知识的人，就拿它作为捞钱的资本，甚至成

为一种职业，像陈又新之流，就是靠誊抄试卷的职业机会去干那偷梁换柱、从

中捞钱营生的典型，所以该著卷一的楔子里才有“不知俗语说得好，‘买举须

当中举年’”①的俗语流传下来。事实上，这些描写都是当时文人以及社会时

代风习的真实情况。

在第二回《新贵惹秋风一场没趣　寒儒辞乡馆百事难成》里，虽说丁全

自中举之后，不仅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而且还打点进京会试，又思量在进京

途中定要顺路到淮扬一带几个做官的年家那里打几个秋风，却哪里知道这个偷

梁换柱混来的“真举人”，就因打秋风而被姓金的假举人弄了一场没趣。事情

大致是这样的：丁全为打秋风竟打着举人的旗号，日日在南京城内大呼小叫，

没有谁不晓得丁公子丁举人的。与此同时，一个姓金的假举人，冒充南京一个

江西道御史的座师金老爷的公子来御史这里打抽丰，前后也刮过千余金，但

还不想走。御史正无可奈何，忽然接到金老爷的一封书信，从信的最后所附

的一行小字中获知那金公子是假的，御史即时吩咐差人立刻去拿那假举人回

报。恰好那“金举人”和“丁举人”都住在承恩寺里，那些差人进寺来，便问

浙江金举人在哪个房头住。这人听错了，手指着丁举人所在的房间，而差人便

如狼似虎，飞奔进去。差人喝道：“‘好光棍装假举人，在这里骗人哩。’丁

①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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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公抬头一看，见是六七个人，都像衙门行径。听得说假举人三字……口中

纵要打强，说句硬挣话，心下已自虚跳跳的。面色先青了，牙齿上下打起颤

语来。”①差人看见这般光景，越发狠了，先将丁全锁着押到御史衙门。这丁

全“一心只疑着徐鹏子身上去”，亦无暇辨事情的原委，后来是他一个叫“来

得”的老管家打探到御史衙门原本是要拿姓金的假举人，而不是姓丁的假举

人，是姓金的冒充座师金老爷的公子在此打秋风，激怒了御史衙门，使得“簇

新举人，受这场屈气”。②可见，如此这般的假举人都打着“举人”的旗号，

以会试为借口，四处招摇撞骗、打抽丰敛财的现象极为普遍。

其实，丁全中举是靠偷换徐鹏子的试卷而实现的，而中进士又是靠偷换户

部萧掌科的试卷而实现的。但到后来，也是一报还一报，丁全最终被萧掌科告

到刑部主事徐鹏子那里。

作者在该书的楔子里一开篇所说的“不知俗语说得好，‘买举须当中举

年’”③的话，充分证明了通关节、卖人情、偷梁换柱弄个科名，然后做官敛

财，已经成为公开合法的民风习俗了，而作者对此情此俗也是认可的。作者担

心读者不理解他的意思，还特意在楔子里讲了两个故事作为比方。

一个是女鬼把“秀才们”买场屋字眼成交的题目关节告诉了那个为人忠

厚、立心清正、力行向善、肯行阴骘，却因家贫不能上进的真正秀才，那秀才

依法而行，果然高中，后又联捷中了进士，做了高官。另一个是个举人，自恃

才高，学问精熟，自以为联捷中个会元、状元是不成问题的。结果进场后他所

做文章，皆被一个无学之力士强夺了去，后者魁然中了。

作者在讲完这两个故事后评价道：“你看，这个是鬼告关节，那个是力夺

文字。似乎这两件，也是场屋中极奇怪的事了，却不是暗中害人益己，所以，

也没甚伤心切骨的仇恨。”④

①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0页。

②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2页。

③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④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8

明
清
小
说
之
人
物
群
像

与
社
会
风
习

这个评论看似轻松，实则沉重。他对场屋中这两种奇怪现象的释然，并不

是心底里真的认可，而是对于害人益己这一社会普遍现象的一种无奈的托词。

因为他对偷换徐鹏子试卷又加害徐鹏子的丁全极为痛恨，所以他随后进一步强

调道：“大要总不可害人之功名，以成自己之功名，这尤是第一件要着。”①

其实小说所提到的参与丁全换卷的人员，如莫推官、陈又新、周白日等，无一

不在“功名”二字上暗中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小说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种种秽

行的叙写，来表达作者对此类人物的反感，对当时科场弊端的深恶痛绝和无情

鞭挞，其社会恶习形成与流播之原因也由此渐见渐明。

而作者对于丁全事件的痛恨和鞭挞，是借助于萧掌科的痛诉来表现的。

书中写靠偷换人家试卷中举中进士的丁全，竟然那样恬不知耻，还大摇大摆地

说“今日是年家请酒，明日是盟兄回席，又把北京踹得个稀烂”②；后来又靠

巴结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蕃捞了个户部主事的官。在户部主事任上，他又大肆贪

赃枉法，贿赂权奸。用萧掌科的话说，即为“以大君之禄位，作假父之恩知，

罪在不赦”③。其“本来面目，多属因缘，场屋关节，手眼神通”④，证据确

凿，无可抵赖，终被萧掌科参了一本。萧掌科的母亲病故、妻子丧亡，皆因萧

掌科会试不中，不中又因丁全，以致其痛心切骨，欲手刃报其母妻之仇。

偷梁换柱、欺世盗名、四处招摇撞骗的还有书中的卜亨（字文倩），他自

称名士，实则是个不知“廉耻”二字为何物的无耻之徒。《鸳鸯针》第三卷即

《双剑雪》第一卷所述，皆为假名士的酸腐气息和种种恶习，而故事皆发生在

崇祯帝在位之时。书中所述在朝的正人君子都要“改头换面”“沥胆披肝”去

“为盛世干一番事业”⑤，原本无可非议，甚至值得提倡，但当它发展到“毋

论已进未进，也要拈一社，结一会，三六九日课文课诗”，“风会渐广，依彷

①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②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③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④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⑤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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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渐多了。是以处处文会，俱要立一个社名”①时，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以致

像卜亨那样的无耻之徒便有了招摇撞骗的机会，继而上演一幕又一幕的“名

士”丑剧。

生来就与文章无缘的卜亨，之所以能进学做起秀才来，一来是因“他家

道丰厚”，早用钱财与县府道打通了关节，所以就顺顺溜溜成了秀才；二来是

因幸逢连连的内外丁监，未曾遇着岁考，所以马脚一时没有外露；三来是因他

生来手指灵活，写得一笔好字，又有一张如洪河喷流的嘴，谈古论今，令人燥

脾，且其记性更是奇特：“一两首好诗，到他眼睛读一遍，就象他做的一般，

遇着就写出来”②，为其日后在社会上骗吃骗喝、骗钱骗物、骗名骗利骗功名

提供了便利条件。卜亨曾骗得宋连玉的信任，不仅借助后者成为翼社的名士，

而且还一而再、再而三让后者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力。

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卜亨一次次地玩滑头放刁做“名士”，就一次

次地露馅丢丑。我们来看看他那几个笑料。

第一个笑料是通过心理描写来让读者获悉卜亨无知的窘态。翼社出了个

“四书”题（“故至诚无息”全章和“孟子曰尽其心者”全章）和一个诗题

（“赋得云破月来花弄影”，七言近体），让社友们做。

卜亨虽不解得是甚书上的，却口里唔唔念去，故意道：“好题目，

诗题更妙。”……只见卜亨也将笔墨铺在桌子上，又将草稿纸也铺开，将

那墨磨了又磨。心下想道：花绿绿，绿花花，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四

书也曾读过一遍，这两句不知出在那一本上。那诗题又古怪，甚么贼得云

破。难道看这样一个贼，连云都弄破了。③

卜亨本应会在这次名士活动中露丑，但他的一个叫书鹿的伴童却编谎帮他

①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②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③　［清］华阳散人编辑，李昭恂校点：《鸳鸯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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